
人人的哈佛 小 冰

《盆菊幽賞圖
》是明代吳門畫派
創始人沈周的傳世
佳作。此畫採用對
角構圖，一個木欄
圍着的庭院，圍欄

一側擺了一溜花盆，盆中菊花盛開。院中
一草亭掩映在數株姿態各異的樹木間，亭
中三位雅士對酒賞菊清談，一個捧酒書僮
侍立亭角。畫中人物雖用筆簡約概括，怡
然的神態卻躍然紙上。對面有枝葉繁茂的
老樹數株，樹冠則大半已探出畫外。草亭
這邊有樹梢遮掩到對面，將畫面分為兩截
，形成了前上後下兩處留白。

此畫畫幅不大，高不過二十三點四厘
米，長八十六厘米。但畫風細膩清逸，被
認為是沈周中年作品，與他晚期豪放的風
格形成鮮明對照，屬 「細沈」風格的代表
作。

此畫清初時分別為收藏家朱之赤、安
岐所藏，卷首右下角有一枚不大的陰文 「
朱之赤印」，和一枚陽文 「子孫保之」鈐
章，陰文蒼勁，陽文端秀，從鈐印的位置
看後者應該是朱之赤的閒章。在卷首耳邊
有一枚陽文鈐章 「古香書屋」，此為安岐

的齋號。
乾隆時此畫被收入皇宮內府，有一方

頗碩大的 「御書房鑒藏寶」為證。康乾盛
世，江山穩固了，帝王也有了閒暇培養自
己的雅興。只是那雅興中總不免含着任性
。乾隆想必頗喜愛此畫，在畫作上方的留
白處竟由上至下加蓋了 「乾隆御覽之寶」
等三枚鈐章，因留白不大，三枚鈐章幾乎
首尾相接；之後又在卷尾下方的留白處添
了一首詩，於是兩處留白基本全被乾隆佔
盡。但乾隆雅興未盡，某日再賞此畫又想
留點印記，無奈畫中難覓適合處，只得在
卷尾上方一處狹窄的空白處滿滿當當的留
下了 「乾隆鑒賞」等三個鈐記。以後其子
嘉慶帝也頗愛此畫，想加自己的鈐章則只
能在 「乾隆御覽之寶」左側孤零零鈐一枚
「嘉慶御覽之寶」了，而等到他的六世孫

溥儀時，已無處任性，只能在卷尾耳邊上
方留下自己的鈐記了。此畫如今為遼寧博
物館所藏，想是當年溥儀被逐出宮時，卷
攜出宮，被脅迫至瀋陽做傀儡時又隨身攜
帶，但此時已無任性資本，為生存只能任
其流落民間了。

雅興，是一種喜愛，必會珍惜和敬畏
。朱之赤學問淵博，有書生氣，其鈐印的

方式已表達出對藝術滿懷敬畏。安岐發跡
於販鹽，大約村野氣未消盡，但他即使有
些任性將一枚長鈐蓋在圖卷上方，終究還
是恭敬地蓋在畫作之外、耳邊的雲鳳紋綾
之上。許多權貴的雅興，其實是附庸風雅
，實質都是任性，把藝術品當寵物般豢養
。從網上看過一位畫家臨摹的《盆菊幽賞
圖》，看後不覺感嘆，神韻雖與原作相去
甚遠，但去了那些權貴的痕記，竟也是那
般清幽疏朗的一派秋景。帝王們以為天下
都是朕的，一幅小小的畫豈不更是要由着
朕的性子留下印記，朕的印記就是旌表。
豈不知，並非 「奉天承運」，天下事便皆
可指手畫腳，即使為歷史鐫刻下英名，也
並非無所不能，顯赫到自己都以為無需謙
卑時，總還需保持一顆敬畏之心，其實，
朕的威力終是有限，幾枚鈐章，一首絕句
，便將一幅傳世之作徹底糟蹋了，欲顯皇
恩反成笑柄。

當年，魯迅頗喜歡書籍，卻不闊氣，
任性的資格全無，買不起昂貴的古本，只
好借來抄。好在他不以雅興作裝飾，由抄
書校對了多種古籍，並寫出了至今為人稱
道的《中國小說史略》。這不任性的雅興
倒讓人佩服。

雅興與任性
魯 人

記得小時
候最期盼的假
期就是暑假，
因為有幾乎兩
個月之長的假
期可以激起一

個孩子對自由生活的最大想像。熱愛
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孩子當然也不例
外。所以記憶中美好的暑假生活中，
唯一不足的是有暑假作業。但那時候
的作業畢竟是少的，接近兩個月之長
的暑假，最後會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
，於是享盡自由的孩子們八月底總會
開始盼開學。但是現在的孩子，還有
幾個會盼着開學呢？為什麼孩子們對
於開學的渴望消失了呢？

最近看了一些小學生寫的關於暑
假的作文，多數孩子雖然對於暑假都
是滿懷熱愛的，但是在他們的筆下卻
更多的是抱怨。有的很直白地說： 「
好不容易盼了個暑假，我快樂的希望
卻被媽媽澆滅了！讓我背英語，畫畫
，練字，拉二胡……」抱着最大的熱
情迎接暑假的到來，然而當他們發現
迎接他們的是早已安排好的英語班、
奧數班等各種培訓班的時候，有一種
難以言說的失落。有的則很老成地說
： 「要享受假期的美好就得享受作業
的沉重……」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抱
回家三大本厚厚的暑期作業的時候，
他的臉上寫着的是不應該屬於這個年
齡的憂愁。

家長和老師都擔心，如果沒有暑
假作業，也沒有學習班，孩子們的學
習不就停滯了嗎？有人信奉，暑假正
是學習好的孩子的超越期，也是學習
差的孩子奮起直追的好時機。然而，
暑假本來是為了 「學一學，停一停」
而設計的。如果每個人都想着利用別
人 「停一停」的時機來趕路，豈不意
味着所有人都沒有停嗎？這時，總會
有人說： 「對呀，每個人都利用暑假
在學習，我們就更不敢停了。我們也
想讓孩子放鬆一下，但是時代的大潮
要裹着人往前趕呀！」可是有多少人
仔細想過，如此拚命地往前趕，到底
是為了什麼呢？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
，班裏有人輟學了，原因是不想上學
，想上班。有位同學說了一句話，至
今我仍記憶猶新。他說： 「人們遲早
是要上班的，那麼急做什麼呢？」這
話說得有理。我們遲早是要出來工作
的，遲早是要離開父母獨自生活的，
遲早是要自立的，趕得那麼急是為什
麼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生目標令我

們覺得犧牲整個童年生活都是值得的
呢？要知道童年是人生的重要組成部
分，是成年之後怎樣的逸樂都無法換
回來的呀！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孩子並
沒有將心思放在暑期的學習上，有可
能作業和學習班只造就了一種孩子們
沒有停止學習的假象。孩子們對待暑
假作業的態度多半是不得不做、勉強
完成，少有特別認真的。同時，也實
在是很少有老師有時間和精力仔細批
閱孩子們的暑假作業的。對於學習來
說，暑假作業彷彿一塊雞肋，食之無
味，棄之可惜。於是，近年來有學校
大刀闊斧地對暑假作業進行改革，用
了許多有創意的方法來取代傳統的暑
假作業，例如有閱讀計劃、藝術活動
計劃等等。這些靈活多變的作業形式
比傳統的作業更受孩子們的歡迎，但
是也同樣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仍然沒
有給孩子們足夠的自由。

許多孩子在作文中表達了同樣一
個意思，就是希望自己的暑假能自己
做主。然而成人們為什麼不敢給孩子
們期望的自由呢？我想多半是覺得孩
子們沒有能力管理自我吧。也許，這
種成人對孩子深深的不信任會令孩子
們成長得更慢，將孩子最終養成 「酒
精缸中的孩屍」也不出奇。我始終相
信，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發現自己的
潛力，只有在被信任之時才會全力以
赴。我的高中老師在回憶我們的中學
時代的時候說，那時候幾乎沒有怎樣
過問過我們班板報小組的事，完全交
給學生去設計和完成每周一期的黑板
報。我記得班裏開各種聯誼會，也是
同學們自己負責組織，就是因為老師
放手、放心讓這些孩子們去大膽嘗試
，讓孩子們感受到來自成人的信任，
才會盡力將每件事做好。人從自由中
才能找到自我和自立的力量，在自由
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長。然而對於現
代的兒童來說，他們能享有多少自由
時光呢？

其實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小學
生都沒有暑假作業，香港的多數國際
學校也沒有暑假作業，近鄰台灣台北
市去年底也宣布要取消傳統的寒暑假
作業。難道美國法國等國家都不擔心
他們的下一代學習退步嗎？

古人有云： 「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也。」有張有弛，其實才是學習之
道。暑假將盡，但沒多少人渴望開學
，恐怕也是現代教育制度下的一種悲
哀吧！

從姑娘兒到絳珠草
冀北仁

在我家鄉
冀北山區，有
一種草本植物
叫姑娘兒，其
果實紅紅的，
似小一號的乒

乓球，有些酸味，有孩子拿來玩，也
能吃，但多不愛吃，多入中藥。多而
普通的姑娘兒平凡得都不值得描述。
但是，姑娘兒卻有另外一個名字叫 「
絳珠草」，這是紅學家們研究的結果
，儘管有點匪夷所思，但也不是沒有
一點可信度。提起 「絳珠草」就無人
不知無人不曉了，大名鼎鼎的曹雪芹
在《紅樓夢》中說，林黛玉的真身就
是 「絳珠草」。

姑娘兒有很多名字，比如掛金燈
、天泡草、錦燈籠、紅姑娘等等，而
且，姑娘兒也不是只有紅姑娘兒，還
有黃姑娘兒。因其果實酸甜，姑娘兒
也叫酸漿、酸漿果。據介紹，上古之
書《爾雅》裏用的就是這個名字，《
本草綱目》也稱酸漿，這是姑娘兒的
正宗名字。姑娘兒還有一個更文藝更
美麗的名字 「洛神珠」，是因其果實
精巧玲瓏而名。還有人把酸漿稱為紅
姑娘兒，是因為一個口誤。明《卮言》
記載：「蓋姑娘乃瓜囊之訛，古者瓜
姑同音，娘囊之音亦相近耳。」有人
說，姑娘兒的老家是東北，但我看未
必，因為姑娘兒不僅產於東北、華北
，四川、廣東、陝西、江西都出產，
更有人下了一個斷言：姑娘兒遍生歐
亞大陸。也就是說，姑娘兒太普通了
，普通得哪兒都有，只是叫姑娘兒為
「絳珠草」的似乎只有曹雪芹一人。

關於姑娘兒變身為 「絳珠草」，
有人還專門做過考證。清康熙年間，
著名詞人納蘭性德寫過一首懷古詞《

眼兒媚．詠紅姑娘》，其中有 「霞綃
裹處，櫻唇微綻，靺鞨紅殷」。而納
蘭性德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好朋友
，曹雪芹在家中應該能看到納蘭性德
的詞。又因紅姑娘兒是 「外垂絳囊，
中空如桃，子如丹珠」，曹雪芹把這
些描述性的文字刪去，縮減成兩個字
，就是 「絳珠」，為草屬，是為 「絳
珠草」。如果說這就是《紅樓夢》中
「絳珠草」的來歷，我以為還是過於

牽強附會了。
據稱，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也

說，大自然中該有 「絳珠草」， 「絳
珠草」不是曹雪芹的憑空杜撰。其隨
筆集《歲華晴影》中《絳珠草．文化
教養》一文便提到這個說法。只是 「
絳珠草」是 「藝名」，實際上曹雪芹
指的是 「苦葴草」，即《爾雅》所說
的 「寒漿草」。周汝昌所言也未必是
真實情況， 「絳珠草」只是曹雪芹創
作的文學植物，現實中或許並不存在
。當然，誰也無法斷言。而如果 「絳
珠草」真是從紅姑娘兒而來，我以為
，從紅姑娘兒到 「絳珠草」還是因為
其果實是紅色的。

姑娘兒普通但不平凡，從紅姑娘
兒到 「絳珠草」，那身價可是大增啊
。就如同一些明星，可能因為有一個
好 「藝名」而走紅，身價就能百倍千
倍地上漲。從紅姑娘兒變身 「絳珠草
」，就不普通了，就成了仙草，就能
和補天剩下的一塊石頭結下淵源，就
能百年同窟，千年同悲。好在世間聰
明的人也不少，所謂的 「絳珠草」也
可能是人參、玉竹、露珠草、石斛，
「絳珠草」未必真的就是姑娘兒。這就
是文學的魅力，一株 「絳珠草」讓多
少人研究來研究去，曹雪芹就是不告
訴你，你也無可奈何，還樂在其中。

記得當年聽老歌 貝一中

大約是一九七四年
春天，大地解凍，萬物
復甦，乍暖還寒。一個
禮拜天的晚飯後，管文
化的朱幹事對我耳語說
： 「別吱聲，跟我來。

」見他那神秘的樣子，不知又搞什麼鬼。朱
幹事是個樂天派，看人總是瞇縫着眼，女人
似的有些媚氣。這老兄吹拉彈唱樣樣會，模
仿起各色人等笑死個人，算是個比較稱職的
基層文化幹部。

跟着他三轉兩轉，走進離辦公區較遠的
一排營房過道，來到一扇斑駁破舊的門前，
費了半天時間，才打開門鎖。進去之後，拉
了一下開關燈繩，暗室變得明亮起來。這是
一間封存多年的文化器材倉庫，剛打開時，
黴味很濃，關上門後，朱幹事說，整理過後
好多了。腳跟還沒站穩，就聽到三聲輕輕的

敲門聲，朱幹事會意地拉開門，又進來幾位
他已約好的人。大家都一臉困惑，不知他約
我們來所為何事，他也不解釋，從箱子裏取
出一架台式手搖留聲機，擺在條桌上，掀開
來插入搖把搖了七八圈，然後放進一張布滿
密紋的黑膠唱片，再將裝好唱針的唱頭從支
架上提起來，輕輕地放到開始旋轉的唱片的
最外層，音樂聲隨之響了起來。

當時聽了哪些曲子，於今記不太清了。
回想起來，都是被 「文革」貼上毒草標籤、
打入冷宮的輕音樂和抒情歌曲，包括上世紀
三十年代國產電影插曲以及少量港台電影插
曲。其中，最為熟悉的是歌劇《江姐》和《
洪湖赤衛隊》唱段，最讓人心顫的是上世紀
三十年代的電影插曲。這裏所以用 「心顫」
二字，一是因為這些歌曲久違了，聽來恍如
隔世，熟稔而又情怯；二是因為這些歌曲太
綿軟，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大相徑庭，聽起來

多多少少有些抖，那感覺只能用如臨雷區、
噤若寒蟬來形容。要知道，像《夜上海》、
《四季歌》、《天涯歌女》之類的歌曲，當
年可是絕對禁播、禁唱的，如果被人發現，
上綱上線起來，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由於這
些歌曲重新喚醒了我們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美
好記憶，因此儘管對 「紅色恐怖」仍然心有
餘悸，還是如飢似渴地聽了一曲又一曲，直
到半夜才悄悄散去。

其實，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沒過多久
，被禁播、禁唱的這些歌曲便一批又一批地
響起在大街小巷，文化藝術的春天到來了。
後來我想，朱幹事大約是得到了什麼內部消
息，或者是嗅到了春天來臨的氣息，否則給
他一萬個膽子，也不敢擅闖雷區的。 「桃未
芳菲杏未紅，沖寒先喜笑東風」，《紅樓夢
》中人的這兩句詩，用來形容當時的情景，
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

如果你以為，哈佛
大學只從事精英教育，
與自己無緣；又或者，
你認為自己不夠精英，
到哈佛讀書望塵莫及，
那你就錯了。哈佛擴展

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
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
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
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
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
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
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
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
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
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
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提起我們那個班也是挺有意思的，十來
人的小班，裏面有俄羅斯的芭蕾舞演員、墨
西哥商人、菲律賓華人、日本遊學者、西班
牙旅行家，加上我，中國人。人數本來就不
多，卻有着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人種。也許
正因為這一特色，哈佛大學校報在一九九四

年三月四日，刊登了對我們班的採訪，和一
張有我在內的課堂討論圖片。

語言是一種感染力極強的玩意兒，不同
地區的人說話，自帶母語特色口音。這種特
色口音，又順其自然地帶進第二語言和第三
語言。就像香港人說普通話自帶粵腔，又像
北方人說粵語自帶京腔。這種現象，用一個
學術詞語來表達，叫 「語言融合」。

我們的課堂學習總是充滿趣味，上課時
互動性強。例如，當老師用他那標準而動聽
的美式英語講得正好時，可能突然有人插話
，說上一段轉舌頭的、帶顫音的，或者連輔
音都發不完整的英語。每逢此時，全班同學
就刷地一下子把目光聚焦過去，好奇地猜，
猜他／她來自哪個國家。幾次課下來，聽多
了，我們心中便有了一把尺子，知道哪種語
言的人在講英語時有什麼特色，會出現什麼
語音毛病。

討論是每次課最輕鬆的部分。你若與俄
羅斯同學搭檔，能感到她的舌頭在口腔後面
打滾，想起歌曲《喀秋莎》、電影《列寧在
十月》；你若與日本同學搭檔，則覺得他像
三浦友和的學生，英語說得硬邦邦的，口腔
器官不靈活，一點沒有拼音文字的流暢性和

音樂感。於是比來比去，我便有點自以為是
，心想，還是我們中國人的英語講得稍好點
。不知道他們怎麼想，或許也以為自己比他
人強點。都是交錢來學習的，學費不便宜，
我們很珍惜學習機會。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半期考試，
那天搞得有點像國際聯誼會。我們一人帶一
樣食物，分享之，一邊吃一邊說。老師給每
人十分鐘的時間，自選題目，介紹自己國家
與美國在某個方面的差異。我給他們講中西
餐之別。

我說，中餐與西餐最大的差別是，吃西
餐的人把一日三餐當任務完成，補充能量、
滿足身體所需，例如，幾乎每天都吃的三文
治或漢堡包，簡單到只需把麵包、菜葉、火
腿混合而食，一邊幹活一邊吃，食而不知其
味。而中餐就講究多了，你得從原料着手，
摘、洗、調料、刀工、火工，樣樣齊備後，
才是煎炸、炒煸、紅燒、燉煮、涼拌等。中
餐做工精巧，能滿足視覺的同時，也顧及口
舌和腸胃之享受過程，酸甜苦辣麻都可成一
味。聽了我的發言，老師作出精闢的總結：
西餐讓人活着，中餐讓人活着並享受着。

（哈佛散記之十九，逢星期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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